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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扬其人

对于全世界古典音乐爱好者来
说，卡拉扬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也是
一个传说般的存在。

卡拉扬出生在奥地利一个贵族家
庭，父亲是一位医生，也是一名音乐爱
好者，经常在当地演出。卡拉扬生活
在这样一个家庭，耳濡目染，从小便对
音乐情有独钟。卡拉扬的出生地萨尔
茨堡是音乐天才莫扎特的故乡，这里
有一所以莫扎特名字命名的音乐学
校，卡拉扬从小便在这里学习，得到了
极为系统、正规的音乐训练。

从莫扎特音乐学校毕业后，卡拉
扬来到音乐之都维也纳，先后在维也
纳国立音乐学院和维也纳大学学习钢
琴、指挥和音乐学。起初卡拉扬是主
攻钢琴的，后来由于手指出了问题，才
将指挥作为自己的主要专业。在校期
间，卡拉扬第一次登上了舞台，他指挥
学生管弦乐队演奏了一首世界名曲，
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卡拉扬也
第一次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大学毕业后，卡拉扬回到了出生
地萨尔茨堡。卡拉扬在当地知名度很
高，也有着熟悉的朋友和人脉资源。
在父母和朋友帮助下，卡拉扬开始策
划、准备自己的音乐会，不久他便指挥
自己的母校莫扎特音乐学校学生乐
队，演出了柴科夫斯基的《e小调第五
交响曲》、莫扎特的《A大调钢琴协奏
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交响诗《唐
璜》。这是一场水平很高的音乐会，卡
拉扬不仅赢得了现场观众的心，而且
还征服了乌姆市歌剧院的院长。院长
听了音乐会后，马上聘请卡拉扬担任
歌剧院的常任指挥，这是卡拉扬的第
一份指挥职业。

卡拉扬在乌姆市歌剧院待了整整
5年，他带领乐队先后演出了莫扎特
《费加罗的婚礼》、瓦格纳《纽伦堡的名
歌手》和理查·施特劳斯的《莎乐美》等
大型作品，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乌姆
市歌剧院大放异彩。卡拉扬以此为起
点，逐渐走上了音乐的巅峰，成为了指
挥界的神话和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
指挥大师。

卡拉扬来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古老的中
国重新焕发了青春，实行改革开放敞
开了国门。1979年，先后有十几家国
外知名乐团来华演出或者教学，久违
了的世界名曲重新回荡在中华大地。
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艺术的春天已
经来临。

在这种背景下，已经71岁的卡拉
扬率德国柏林爱乐乐团来到了北京。
根据中国政府与联邦德国（当时德国
还未统一）政府签订的文化交流协定，
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举行三场音乐
会，其中两场由爱乐乐团演奏，最后一
场由中国中央乐团与爱乐乐团联合演
出。限于当时的条件，音乐会不公开
对外售票，而是由国务院文化部统一
安排全国各地艺术院校和文艺团体的
专业人士到京观摩。

文化部成立了以中国对外演出公
司副经理党允武为组长的接待小组，

具体负责卡拉扬来华演出事宜。接待
组首先遇到的是住宿问题，按照文化
部要求，乐团首席指挥卡拉扬、行政经
理吉尔特和其他8名主要成员入驻北
京饭店，每人或者每对夫妇安排一个
单间，其余200多人均安排前门饭店
双人间。前门饭店没有问题，但北京
饭店的房间却一直没有落实。北京饭
店是当时为数不多接待外宾的高档酒
店之一，床位非常紧张。党允武一次
次去沟通、解释，说卡拉扬不仅是西方
有名的大指挥家，还是中央请来的客
人，地位和待遇不亚于普通国家的国
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但北京饭店就
是不买账，后来还是有关领导发了话，
才安排了房间——这时已经是10月
27日下午16时了，而当天晚上卡拉扬
他们就抵达北京。

接待组遇到的第二个问题非常麻
烦，晚上19点半，爱乐乐团搭乘美国
麦道DC—10型客机到达首都机场。
由于首都机场原来没有接待过这么高
大的飞机，没有合适的舷梯使用。接
待组马上与机场沟通，让工人立即改
装，在原有舷梯上钉上几块木板，这样
就可以凑合着用了。

但天有不测风云，当卡拉扬等乐
团主要人物来到机场贵宾室，文化部
分管外事的副部长与他们握手寒暄
时，突然有人进来说出事了。原来乐
团人多，下来不到一半舷梯就坏了，有
两位乐队成员没有注意，从飞机上掉
了下来，造成多处骨折；走在前面的另
一位乐队成员受了惊吓，心脏病当场
发作。据在场的翻译回忆，卡拉扬听
了汇报后很不高兴，一言不发便去看
望伤员了，让在场的中方陪同人员十
分尴尬。

28日上午，爱乐乐团在首都体育
馆进行演出前排练。据知情人回忆，
当时有很多中国音乐爱好者在场内观
看，这些人大都是文艺界人士，但也有
一些家属和孩子，对观看音乐会的规
矩和礼仪不太了解。当卡拉扬开始指
挥排练时，观众中还有不少人大声说
话、咳嗽，甚至吐痰。卡拉扬大为恼
火，转过身来面向观众，一言不发，现
场这才安静下来。事后卡拉扬质问中
方接待人员，为什么排练现场这么多
人看演出，乱糟糟的，还有人来回走
动？接待人员也不好意思，只好含含
糊糊地回答说，这是按照事先双方签
订的协议执行的。好在卡拉扬没有深
究，这才应付过去。

中方接待组接受了这个教训，正
式演出时专门在体育馆张贴了观众注
意事项，其中有这样一条：“为了保证
演出效果，请同志们入场后要保持安
静，馆内座椅在起坐时易发出响声，希
望同志们起坐时扶好椅面轻坐轻起，
以免发出响声。”

中国人记住了卡拉扬

1979年10月29日晚，卡拉扬指
挥柏林爱乐乐团做了首场访华演出。

据当年的节目单记录，这一场演
奏的曲目是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三十
九交响曲和勃拉姆斯《c小调第一交
响曲》。对于卡拉扬及乐团成员的表
现，后来有一篇回忆文章这样写道：

“卡拉扬对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的演

绎是那种抒情性与戏剧性兼备的综合
体，演奏自始至终焕发着炙热如火的
热情和美轮美奂的色彩。柏林爱乐的
重奏组技艺高超，独步天下，特别是末
乐章圆号吹出的阿尔卑斯牧牛调更是
震人心魄，与清澈如水、音响清朗的弦
乐、木管交织映辉，最后在卡拉扬的指
挥棒下把乐曲推向高潮。”

第二天晚上，爱乐乐团举行了第
二场演出。第二场的曲目是德沃夏克
《G大调第八交响曲》和穆索尔斯基
《展览会上的图画》；11月1日晚，中央
乐团和爱乐乐团联合演奏了贝多芬的
《降B大调第四交响曲》和《A大调第
七交响曲》。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据
参与者回忆，卡拉扬不拘一格的指挥
艺术和爱乐乐团华丽绚烂的音乐彻底
征服了中国观众，当时的场面称得上
是如痴如醉。

在演出后的庆祝宴会上，中央音
乐学院民乐系一位青年学生为卡拉扬
和爱乐乐团演奏了中国二胡名曲《二
泉映月》，音乐都是相通的，卡拉扬听
后眼里含着泪光，紧紧拥抱了这位青
年学生：“棒极了，你的每一个乐句都
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后来卡拉扬邀
请这位青年去奥地利学习小提琴，但
他心里始终丢不下二胡，最后没有成
行。

1979年的中国之旅是卡拉扬第
一次来中国，也是最后一次。演出之
余，他游览了故宫、天坛和北京的大
街小巷，感受了别有情趣的东方文
化。离开北京前，卡拉扬提出了几点
希望，一是希望中国民乐团去柏林访
问；二是希望中国派团参加萨尔茨堡
音乐节；三是希望选派3至5名中国
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
器；四是希望能到北京故宫拍摄歌剧
《图兰朵》。

不知卡拉扬的希望最终有没有实
现，但中国人却记住了这个严厉却不
失诙谐的外国老头。1988年，中国导
演张建亚拍摄了一部名为《绑架卡拉
扬》的电影，说几个中国小青年得知卡
拉扬要来中国演出后，为了得到演出
门票，竟然策划“绑架”卡拉扬。故事
虽然荒诞不稽，却道出了卡拉扬在中
国人心中的地位。

卡拉扬的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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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扬在萨尔茨堡的故居

卡拉扬在北京的演出海报

卡拉扬（左一）与朋友在天坛

奥地利指挥家赫伯特·冯·
卡拉扬生于1908年4月，今年
恰好是他的110周年诞辰。

作为闻名世界的指挥家，
卡拉扬在舞台上活跃了60多
年，与包括德国柏林爱乐乐团
在内的许多世界顶尖乐团都有
过合作。1979年 10月，应中
国政府邀请，卡拉扬率领柏林
爱乐乐团在北京进行了三场演
出，为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留
下了一场精神盛宴，也留下了
他对音乐的感悟和理解。


